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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在厦门期间的史料考证与佚作辑释
刘　 锐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对林庚在厦门期间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相关史料的考证， 在此前的林庚研究中基本

属于空白。 在此期间， 林庚不但坚持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 而且将自己的新诗教育成果在地方报纸上完成

了一次集体亮相， 此后又参与发起并创办了 《灯塔》 月刊。 此外， 散佚在厦门地方报刊上的 ３ 首新诗的发

掘、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一文的重新辑考以及发表在厦门的 “谈诗稿” 的发现， 这些史料及佚作为

林庚文学创作与学术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对于厦门地方文学史、 学术史研究也有一定的

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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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 后， 林庚受时任国立厦门大学

（以下简称厦大） 校长萨本栋之邀， 于当年 ９ 月

南下任教。 随后日军南侵， １９３７ 年底， 厦大开

始从鹭岛海滨西迁长汀山城， 林庚随校任教， 直

到 １９４６ 年五六月间， 才随厦大迁回厦门。 １９４７
年夏， 林庚辞去厦大教职北上， 此后近 ６０ 年一

直生活在北京， 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及北京大

学。 不论是林庚自述还是传记叙写， 所谓 “厦
大十年”， 实际上近 ９ 年时间在长汀， 是在战时

西迁状态下继续自己的诗歌探索和文学研究， 而

真正较为稳定地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只有一年多。
也许， 对于厦门和地处鹭岛海滨的厦大而言， 林

庚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但林庚在厦门期间的史

料， 在此前的林庚研究中基本属于空白， 其作品

也有散佚。 以下笔者就翻阅厦门地方报刊与厦大

校史资料时新发现的林庚在厦门期间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的史料进行考证， 并对散佚

的相关作品进行辑佚。 这些史料及佚作为林庚文

学创作与学术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

料， 对于地方性的文学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史料

价值。

　 　 一、 从 《寤言》 副刊到 《灯塔》
月刊

　 　 以往关于林庚的研究或传记书写， 似乎多是

从 “厦大十年” （１９３７—１９４７） 直接跨越到 “燕
大五年” （１９４７—１９５２）， 是从长汀直接到北京，
而相隔于此间的厦门， 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
都鲜有人关注， 之所以如此， 其原因不外乎相关

史料的阙如。
从 １９４６ 年夏随厦大复员， 到 １９４７ 年夏辞职

而后北上， 林庚在厦门度过了整整一年。 相比于

此前因战时避乱而半隔绝于长汀山城， 到此后回

归北平而重整文学旗鼓， 厦门一年于林庚而言，
自然有转折与过渡的意义。 长汀时期， 厦大地处

山城， 林庚后来回忆说， “那里与外界几乎是处

于半隔绝的状态， 我写了诗基本上无处发表”，
“但我决心坚持不让它中断， 我在厦大曾先后两

次开过 ‘新诗习作’ 的选修课， 也是为了争取

更多写诗的条件” ［１］。 刘涛辑自 《厦门大学学

报》 （１９４３ 年第 ２ 期） 所载的林庚长篇佚文

《新诗形式的研究》 ［２］， 展现了一个当时饶有意

思的现象， 一方面是发表难， 一方面又坚持创

作， 所以林庚只能将自己的新诗创作， 纳入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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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学术论文中充当例证， 这既满足了论证的需

要， 又让自己的新诗作品在学术刊物上得以

“发表”， 可谓 “曲线救国”。 所以， 抗战结束

后， 随校迁回厦门的林庚， 可以说颇为珍惜来之

不易的安宁， 一方面继续着新诗的创作， 另一方

面也积极进行各种创作之外的文学活动。
林庚在长汀环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 依旧以

开 “新诗习作” 选修课的方式， 让新诗创作的

火种赓续。 这其实涉及林庚新诗教育的问题， 但

由于此后林庚未有具体回忆以及相关资料的匮

乏， 甚至是空白， 这一问题并未被纳入到林庚研

究的视域当中去， 而此次新见林庚在厦门期间的

文献， 正好可以让我们顺着上述林庚的回忆， 重

返历史现场。
长汀时期， 虽然有 “新诗习作” 课， 但林

庚连自己的作品都难以发表， 更遑论学生习作。
故而回到厦门的林庚， 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 寻

找机会让自己和学生的新诗作品来了一次集体亮

相， 于自己而言， 更像是一次对多年来新诗教学

成果的展示。 林庚看准的是抗战胜利后在厦门复

办的地方大报 《星光日报》。 《星光日报》 是 ２０
世纪前半叶厦门当地发行量较大、 影响较为广泛

的地方报纸， 于 １９３５ 年由华侨胡文虎出资创办，
是胡文虎 “星” 字系列报纸之一。 《星光日报》
在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办有各种副刊， 主要是

因为这一时期报社开门办刊， 除了报社自己经营

的副刊外， 也定期将版面让给其他的专业团体，
以此组稿， 办出更为专业、 质量也更高的副刊。
这些版面当中， 就有专门开辟给厦大中文系的版

面， 所以， 在 １９４６ 年厦大复员不久， 于 ６ 月 ２４
日， 由厦大中文学会厦门分会主编的 《寤言》
作为 《星光日报》 的文艺副刊， 正式创刊， 不

定期出版， 成为厦大师生 （以中文系为主） 谈

文论艺的阵地。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新一期 《寤言》 出版，

与以往编号出版不同的是， 这一期 《寤言》 是

“新诗特辑”， 一次刊出新诗 １２ 篇， 作者中除了

林庚之外， 其余都是厦大学生。 编者在版末加了

一篇 《小启》， 写道：
在这里我们大胆地刊出了 《新诗》 的专号，

除了林庚师的作品外， 我们不知道这些篇章是否

真的成 “诗”， 希望读者们提供给我们意见。

此次收到诗稿很多， 不能一次刊完， 当待下

期陆续发表， 特向各诗作者致歉。
从这则 《小启》 中， 不难看出编者即林庚

的学生， 将集体亮相的新诗作者分为 “林庚师”
和 “我们”， 相对应的是 “林庚师的作品” 和

“我们” 这些不知 “是否真的成 ‘诗’” 的 “篇
章”。 这对于老师而言是 “教学成果展”， 对于

学生来说则是 “新诗习作展”。 既然林庚在厦门

的这个文学活动， 如笔者上述所言， 涉及其新诗

教育的问题， 那么，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考察， 林

庚的新诗教育成果到底如何？ 与其诗学和新诗创

作之间的联系又是否密切呢？
考察此问题， 当然首先要明白林庚在 ２０ 世

纪 ４０ 年代的创作和诗学思考， 诗歌的写作毕竟

还有其技术层面的 “技艺性”， 而这些恰恰会由

老师通过自己的创作示范和诗学宣叙， 直接传递

给学生， 直接影响到学生习作。 作为同时代人的

王西彦， 曾针对当时站在厦大讲台上教授新诗的

林庚有过批评， 说 “也有人站在大学校的讲台

上奉劝青年钻入 ‘绝世的沉静’”， 而 “绝世的

沉静” 正是出自林庚新诗 《冬青》 之末句———
“轻轻的幻想吧绝世的沉静”。 有研究者在对以

上王西彦的林庚新诗批评做出钩沉后， 对林庚新

诗进一步的判断集中在 ２ 个方面， （１） 旧诗词

意境的延续， “越到后来他的诗意便越淡薄， 差

不多只是 ‘蓝天’ ‘春野’ ‘流水’ ‘大海’ ‘秋
日’ ‘黄昏’ ‘惆怅’ ‘寂寞’ 等有限的几个意

象和辞藻的反复组合”； （２） 苦心为新诗所建的

标准诗行， “始终束缚在古典诗词的 ‘言数’
（五言、 七言、 九言等等） 传统之下” ［３］１５６ － １５７。

结合以上 ２ 种判断， 我们不妨再列出 《寤
言》 “新诗专号” 中除林庚作品以外的诗作， 共

１１ 篇， 分别有 《蓝天》 《海》 《天象篇 （太阳、
圆月）》 《东方美人———雨丝》 《冬的呼唤》 《水
属篇 （帆、 橹、 蒿、 桨、 锚）》 《骊歌》 《和骊

歌》 《幸福的疯子》 《我曾见过一部吉普卡》。 只

看学生习作的这些题目， 其中许多就与林庚新诗

中几种反复书写的旧诗词意境极为相似， 再细审

诗句， 基本上多是林庚的路数， 缺乏丰富的生活

体验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 况且还没有林庚的诗

才， 多是几个简单的意象翻来覆去， 个别甚至是

无病呻吟之作。 应该说， 林庚师生作品的这次集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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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亮相， 并不算成功， 据编者 《小启》 可知，
因为收稿不少， 所谓 “新诗专号” 还有 １ 期，
从目前笔者所见厦门图书馆所藏 《星光日报》
来看， 后面 １ 期 “新诗专号” 已佚。 所佚的这

期 “新诗专号”， 除了不能确定是否有林庚的诗

作外， 基本上可以推断， 所刊新诗的水准和前一

期 “新诗专号” 差不了多少。
而厦门图书馆所藏 《星光日报》 副刊 《寤

言》 也仅存 ６ 期， 最后 １ 期 《寤言》 （第 １２ 期）
出版于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版末有编者 《关于

〈寤言〉》 一文， 其中说： “ 《寤言》 于今是十一

岁的孩子了。 十二期来， 因为生活的条件欠缺，
这孩子确长得比较瘦小， 但却是很轻巧地活跃在

南中国的艺坛上”， “但近来， 我个人的身心很

不安宁， 我想我必得离开这孩子而去， □①特地

写下这篇简短的文字， 为孩子做一块划时期的纪

念碑！” ［４］一块难得的文艺园地终刊于此， 基本

上是将厦门抗战之后为数不多的一点新诗亮色给

抹去了。 厦门于新文学历史上虽然有过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在蒲风关怀和指导下成立的厦门诗歌会。 但

此后抗战开始、 厦门沦陷， 再到抗战胜利后各种

文化教育机构迁回厦门的一两年内， 除了雷石榆

在 《闽南新报》 上刊发的相关作品外， 厦门的

新诗创作， 可谓是荒芜已久， 所以编者 《小启》
中所谓 “大胆地刊出”， 并非只是说学生的新诗

习作难以拿出手， 其背后更有一个接受环境的问

题， 因为彼时厦门的诗坛多以旧诗创作为主。 所

以， 在这个层面上来看林庚与其学生的这次

“新诗展”， 却又别有意义， 这不但是林庚文学

生涯中一次很特别的文学活动， 还为厦门战后的

新文学增添了活力， 如今虽然已经很难再揣测林

庚当年的出发点， 但客观来讲， 这是林庚在厦门

短暂的期间， 留下的可被铭记的一笔。
但林庚为自己及学生寻找新诗阵地的欲求，

并未随着 《寤言》 的终刊而终结。 从在长汀时

的难以发表， 到厦门期间的挂靠大报， 总会有诸

多不便。 这或许让从来置身事外， 悠游于自家思

想天地的林庚， 意识到有一块文学阵地的必要

性， 所以， 林庚在厦门期间还发起并参与创办了

《灯塔》 月刊。
要说 《灯塔》 月刊， 此前并未真正进入过

研究者的视野， ２００５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林庚诗文集》 （全九卷）， 其中一册收录了林庚

各种诗集及集外诗歌， 但并未见 《灯塔》 月刊

踪迹， 直到此后解志熙在 《诗文集》 的基础上

继续辑佚， 辑得一首题为 《爱的河流》 ［３］８９ － ９０ 的

新诗， 并披露发表在 《灯塔》 第 １ 卷第 ６ 期上，
但在其相关校读文章中， 并未对 《灯塔》 作相

关说明， 而此后的研究文章中也未提及此杂志。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版的 《厦大校刊》 第 １

卷第 ８ 期上， 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题为 《本
校教授陈烈甫等创办 〈灯塔〉 月刊将于卅六年

元旦与读者见面》， 全文如下：
本校教授陈烈甫， 陈文藻， 林庚诸位先生，

为提倡文艺， 鼓励青年写作起见， 近创办一最新

型刊物， 定名为 《灯塔月刊》，② 内容有国内政

治的评论， 有国际时事的评述， 有政治， 经济，
社会， 教育的专论， 有诗歌文艺的作品， 并从事

指导青年思想， 介绍现代智识， 探讨当前问题，
讽刺社会病态， 为一综合性政治性之刊物， 创刊

号定元旦与读者见面， 闻第一期各篇材料， 至为

丰富云［５］。
虽然 《灯塔》 月刊由包括中文系教授林庚

在内的几位厦大教授合办， 却很难将其定性为同

人杂志， 只能说是最初的创办人都有各自开辟一

块媒介领地的欲求， 所以合计创办一本综合性刊

物， 但为了体现时代诉求， 将其主调定位为政治

性， 况且月刊的主编陈烈甫是厦大政治系教授，
从而每期内容也都以政治经济方面的评论和研究

为主。 从创刊号开始， 这种倾向就比较明显， 创

刊号共 １３ 篇诗文， 除了林庚的 １ 首新诗和虞愚

的 １ 篇杜诗专论外， 其余 １１ 篇皆属于政论方面

的文章。 所以， 这个刊物的走向， 至少与作为创

办人之一的林庚 “提倡文艺， 鼓励青年的写作

起见” 的设想， 差别越来越大。 笔者推测， 林

庚最初参与 《灯塔》 月刊创办的动因， 很大程

度上是在对长汀期间， 创作、 发表及整个诗歌环

境之艰难的一种补救， 认为战争结束了， 回归到

８７

①
②

原报此字漫漶， 难以辨识， 疑作 “才” 或 “故”。
此处原无 “，”， 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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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岛海滨， 一切条件都好过山区， 便应该有更好

的创作环境， 然而林庚并没有主导这个刊物的能

力。 目前所知 《灯塔》 月刊共出 １８ 期， 每 ６ 期

为 １ 卷， 出至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的第 １ 卷第 ６ 期时，
林庚在上面也仅发表过 ２ 首新诗， 而此时林庚也

已辞去厦大教职准备北上。 此后的 《灯塔》 月

刊， 也很难谈得上 “提倡文艺”， 最亮眼的也不

过是偶尔请中文系教授客串一把， 如徐霞村的翻

译而已。
故而从 《寤言》 到 《灯塔》 相关史料的发

现， 让我们可以在 ７０ 多年后， 对林庚在厦门期

间的文学活动有个重新的认识， 不至于将目光仅

停留在其新诗创作上， 还可以看到其在这一时期

文学教育和创办刊物的诸多历史细节。

二、 新见三首佚诗辑释

笔者查阅林庚在厦门期间的相关史料时， 顺

便辑得其新诗 ３ 首， 经核准， 这 ３ 首诗未收录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林庚诗

集》①， 此后的相关论文中也未见提及， 当属林

庚佚诗。 它们分别是发表于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星光日报》 副刊 《寐言》 第 ８ 期的 《绿的路》、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星光日报》 副刊 《寐言》
“新诗专号” 的 《椅》、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１ 日 《灯

塔》 月刊创刊号的 《自由的号手》， 现将 ３ 首佚

诗辑校如下：
绿的路

儿童的心境像行云

停留在随意高冈②上

他无意间变为少年

惊讶于世界的变换

园林的梦寐的清晨

走出绿色春荫的门

街上是往来的行人

鸽子低飞过远的城

在一个邮政箱旁边

一群陌生的旅客们

他们在寻着指路牌

当无轨的车子走来

白色的羽翼飞翔着

树木下谦虚的主人

从一座精致的屋子

送走他少年的同志

柳枝作马上的客邸

当拂着少年的肩膀

而海上渔夫的梦寐

点染过不同的山峰

描绘那脆弱的记忆

原上的白云细细的

谁吹起如梦的号声

解释人生的梦与真［６］

椅

一天我走进一座旧王苢③

那里有一个高高的宝座

上面安放着一张大木椅

不知什么人在上面写着

“我活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美丽的生

如同我要美丽的死”
现在这椅子再没人理会

并且就谅它长久的放着

于是我走进一家傢具店

买了这一把藤制的圈椅

我想在上面也来题些字

放在阳光下适意地坐着

可是这椅子实在是太新

没有一个字适宜于题上［７］

９７

①
②
③

《集外集》 部分由孙玉石重新校订， 已收入此前解志熙、 刘涛等人的辑佚成果。
疑作 “岗”。
疑作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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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号手

自由的号手你唱出

你难以忘情的叛徒

自由的号手你唱出

你永远殷勤的字句

你带我到绿的草原

说那里正宜于征战

你带我到青的山头

说人生原为了企盼

在山与草原的那边

我们昔日的伙伴们

他们正在被人遗忘

自由的号手你歌唱

让一只带血的号声

说生命是一个呼唤

从辽远广阔的地方

落在我幼稺的心上

自由的号手你歌唱

说人生正为了征战［８］

目前所见林庚在厦门期间的新诗， 共计 ６
首： 除了以上 ３ 首， 此前所见有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发

表于 《文学杂志》 第 ２ 卷第 ２ 期上的 《冬之呼

唤》 （此后收入 《问路集》）、 解志熙辑自 《灯
塔》 月刊第 １ 卷第 ６ 期上的 《爱的河流》 和李

牧新近披露的发表在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４ 日 《明日文

艺》 第 １ 卷第 ６ 期的 《复仇的日子》 ［９］。 但李牧

相关文章中关于 《复仇的日子》 与 《明日文艺》
的说法有误， 《复仇的日子》 并不属于林庚在长

汀时期因难发表而托人带出刊载的作品， 恰恰是

抗战结束林庚回到厦门后， 较为容易发表作品的

例证。 这就要说到 《明日文艺》， 李牧文中出版

地标注为 “莆田”， 其实 《明日文艺》 只是创刊

于福建莆田， 第 １ 期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的

发行人兼主编是曾迺硕， 从第 ２ 期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１ 日） 开始， 社址迁往厦门， 主编为赵天问。
第 ３、 ４ 期合刊， 主编改由许虹担任， 一直到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４ 日第 ６ 期都在厦门出版。 此外，
据徐学 《厦门新文学》 记载， 《明日文艺》 共出

７ 期， 第 ７ 期以赵天问主编的名义出版［１０］。

林庚在厦门期间的 ６ 首新诗， 其中有 ５ 首刊

于厦门地方报刊上， 只有 １ 首发表在外地。 所

以， １９４８ 年林庚编 《问路集》 时， 发表在厦门

地方报刊的 ５ 首， 皆成了集外遗珠。 这很可能是

因为林庚北上后， 并未留有刊发在厦门的 ５ 首新

诗的手稿和原报刊， 而 《文学杂志》 是当时的

名刊， 发表在此中的新诗， 甚至包括在长汀末期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４ 日） 所作新诗 《黎明的对话》①，
都顺利被辑录进入诗集。 由此可见， 遗落在厦门

的 ５ 首新诗， 在 １９４８ 年未被林庚收入 《问路

集》， 并非是诗作不成功， 而是由其他客观原因

所造成的。
这 ６ 首诗大体上与上文所引述研究者的判断

一致， 即如此前已见 《冬之呼唤》 《爱的河流》，
无非是 “海风” “山峦” “太阳” “星子” “蓝
天” “鸽子” “大海” 等与作者 １０ 多年来的新诗

相重复的意象， 而其他 ４ 首佚诗因为属于同一时

期的作品， 在意象上也少有突破。 但是， 宏观的

判断， 会遮蔽历史及作品的细节， 一时一地的文

学总归有当时的痕迹留在里面。 所以， 细读林庚

刊于厦门的这几首新诗之后， 也很难说没有厦门

的痕迹留在里面。
林庚虽属闽籍， 但其生于北京， 成长过程中

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的熏陶， 除了有家学渊源

（乃父林志钧为著名学者和书法家）， 所接触的

更多是以北京文化为主的北方文化， 南方尤其是

福建， 对于其来讲， 更多是一种意念中的故乡，
从这个角度细审其 “大海” “蓝天” 等极具海滨

风格的意象， 或许是对祖籍故里的一种想象。 但

是， 林庚对这些并无眷恋， 反而是北平深秋之明

净、 爽朗， 似乎更接近其气格。
所以也不难看到， 林庚在厦门期间的诗作

中， 有一种过客心态， 这一点在 《绿的路》 中

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全诗第一段， 似在写一位少

年， 经历了 “世界的变换” （抗战胜利， 从山城

迁回鹭岛）， 站在东南一隅的海滨， 眼前是同样

因为 “世界的变换” 而来来往往的人群， 于是

眺望着鸽子低飞的 “远方的城” （北平故都）；
第二段， 则出现了邮箱和陌生的旅客， 进一步揭

示着期待北归的心态； 最后一段， 亦虚亦实， 在

０８

① 原载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文学杂志》 第 ３ 卷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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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对山面海， 借渔夫的梦寐追寻记忆。 而

《椅》 似乎揭示了林庚在战后的心态转变， 面对

一切新的开始， 正如面对一张新制的藤椅， “没
有一个字适宜于题上”。

至于 《自由的号手》 与 《复仇的日子》， 诗

风趋于刚健， 更是对此前幽婉风格的丰富， 尽情

彰显了林庚论唐诗时所谓的一种 “少年精神”。
《自由的号手》 中 “山与草原的那边” “昔日的

伙伴”， 似乎也有暗指故都和故都的人们的可

能， 经历了长期的沦陷区生活， “他们正在被人

遗忘”， 所以用 “带血的号声” 呼唤生命。 而另

一方面， 长汀山城对于沦陷的厦门来讲， 依旧具

有 “大后方” 的意义， 所谓的 “那边” 的 “伙
伴”， 又何尝不是林庚身处抗战胜利后的厦门，
所做的呼号。 此外， 如果将 《自由的号手》 放

在刊载它的 《灯塔》 月刊创刊号中来观察， 林

庚诗中的 “号手” 意象， 也有其当下的深意。
上文已经提到， 《灯塔》 月刊从创刊号开始就基

本上定型了， 很难实现之前预想的 “提倡文

艺”， 只能是政论优先， 而创刊号的文章基本上

也是围绕 “二战” 后国内外形势及政治体制的

讨论， 总体上突出 “民主” “民治” 及 “自由”
等主题①， 而 《自由的号手》 恰恰与这些政论文

章形成了一种广义上的 “互文”。 《复仇的日子》
更是少有此前的幽婉， 意象充满了野性， 相比此

前的创作， 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突破。 虽然有

“吃饱了的蚊子的血”， 这样的隐喻， 但加上

“复仇” “悲苦” “荒芜” “漫长的日子” 来点

题， 这在林庚的新诗中基本上可以算作诗意显豁

了， 同时覆盖有一种战后的心理创伤。

　 　 三、 《中国文学史·自序》 初刊
本辑考及其他

　 　 林庚在厦门期间的作品， 除了有新诗散佚

外， 其 《中国文学史·自序》 的初刊本在此前

也未被研究者注意， 因为后来的初版本相较于初

刊本有过内容上的增补， 所以笔者更愿意将此初

刊本也视之为一种 “佚文”。

１９４６ 年五六月间， 随厦大复员的林庚在文

学活动之外， 开始整理并出版被后人屡屡谈及的

那部特色显著的 《中国文学史》。 这部著作于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前有

《朱佩弦先生序》 （以下简称 “ 《朱序》”） 和林

庚 《自序》， 而此后 《中国文学史》 一版再版，
都是以 １９４７ 年厦大初版本为底本印行的。 所以，
学界讨论这部著作时， 涉及 《朱序》 和 《自序》
时， 是以 《中国文学史》 初版本为根据， 或者

以 《朱自清全集》 和 《林庚诗文集》 为依据，
对于 《朱序》 来讲， 基本上不存在版本问题，
因为 《朱序》 首次面世就是在 《中国文学史》
初版本， 到了同年 １０ 月， 只是添改题目后刊于

上海 《天文台》 周报②， 次年又收入文集 《标准

与尺度》 （上海文光书店， １９４８ 年）， 此后 《朱
自清全集·第三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将 《标准与尺度》 整本收入。 对于 《自序》
的使用而言， 目前都是以 《林庚诗文集》 或

《中国文学史》 初版本为依据， 这便存在版本的

使用问题了， 因为 《自序》 不同于 《朱序》， 它

在 《中国文学史》 初版本之前， 就已经面世。
简言之， 《自序》 其实有两个版本： 初刊本和初

版本。 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自序》 从初刊本

到初版本， 是有过增补的， 所以， 讨论问题是依

据初刊本还是依据初版本， 其背后是两个不同的

时间背景和语境。
从此前学界涉及相关问题时对 《自序》 的

引用来看， 《自序》 两个版本的差异， 并未引起

研究者的注意， 所依据几乎是初版本。 而 《林
庚诗文集》 第 ９ 卷所附 《林庚先生著作系年稿》
１９４７ 年项下， 明确说 “５ 月， 撰 《 〈中国文学

史〉 自序》” ［１１］， 可见， 《系年稿》 的编者亦将

《自序》 初版本后的末署时间， 当成了 《自序》
最初的写作时间。 笔者在查阅林庚在厦门期间的

文献时， 发现一篇题为 《关于写 〈中国文学

史〉》 的文章， 署名 “林庚”， 刊于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厦大校刊》 第 ２ 卷第 １ 期 （以下简称

“ 《校刊》”）， 这正是 《朱序》 中提到过的 《关

１８

①

②

如陈甫烈 《论国民大会》、 陈文藻 《民治与教育》、 炽夏 《一个世界两个盘算》、 炎 《南京或北平？》、 烈 《美
国政治之转向》、 一端 《瑞士怎样实施民主？》 （译述） 等文。

笔者所见为 《天文台》 沪版 １９４７ 年第 １ 卷第 ２ 期 １０ 月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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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写中国文学史》。 但是， 《朱序》 中虽有提及

并引用， 却并未说明出处， 而此后的研究者在

《中国文学史》 中同时读到 《朱序》 和 《自

序》， 看到 《朱序》 中所引述的 《关于写中国文

学史》 中的句子， 正是此后 《自序》 中的句子，
则会下意识地认为 《关于写中国文学史》 与

《自序》 只是改换题目的同一篇文章， 或许此前

有研究者已看到 《厦大校刊》 中 《关于写 〈中
国文学史〉》 一文， 但未经细勘， 依旧将之与

《自序》 当成是完全相同的文章。 至于他们之间

的差异， 并未见到有研究者深究。
笔者将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与 《自

序》 作了校勘之后发现， 《自序》 是在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的基础上增补了两段文字而成，
其他地方并未作字句上的改动， 所以， 可以确定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就是 《自序》 的初刊

本。 显然， 《自序》 并非是想再对初刊本的文字

做润色， 也并非只是在出版要求下将已刊的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拿来换个题目当作序

言， 而是还想另有表达。
至于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的写作时

间， 文末未署， 但该期 《校刊》 的 《编辑后记》
做过如下交待： “本期稿件早于一月间编竣， 正

待付梓， 适逢旧历新年， 各印刷所循例休假一

周， 倘于复工后付印， 势将延期， 遂决定与二月

份合并出版。” ［１２］ 所以， 此文写于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或次年 １ 月初的可能性极大。 因为此期 《校刊》
“一月间编竣”， 编刊从收稿到统稿尚需一定时

间， 故不大可能写于 １ 月中下旬； 而据 《自序》
初版本交待， 《中国文学史》 第四章是厦大复员

后所写， 所以也不大可能写于是年秋天， 毕竟写

作此编也需一定时日。
此外， 《编辑后记》 还交待过这样一个细

节： “本期因限于篇幅， 有几篇稿件略加删节或

临时抽出， 事非得已， 尚希作者鉴谅， 并致歉

意！” ［１２］那么， 林庚此文会不会在删节稿件之列？
《自序》 中增补的内容会不会是当时在 《校刊》
发表时所删去的部分？ 笔者以为不大可能。 因为

《校刊》 栏目分为两类， 学校的各种新闻报道、
教务信息、 院系介绍等内容， 就占去 ２ ／ ３ 的版

面， 里面内容驳杂， 可做删节的空间很大。 其余

１ ／ ３ 的版面， 则属于 《文艺副页》， 专门刊登厦

大师生的文艺创作， 而此期 《文艺副页》， 封面

目录头条就是林庚此文， 其余还有学生的作品，
所以即便要挤出篇幅， 也不至于到拿教授文章

“开刀” 的地步。 而且， 《自序》 中增补的一段，
提到了朱自清作序一事， 更能说明 《自序》 并

非是恢复被删节的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那么， 从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到 《自

序》 增补了哪些内容， 笔者校勘后发现， 是以

下两段文字：
文艺是领导人生的， 但它并不就是幸福，

然而我们的幸福能有其他的保证吗？ 我们愈是

想保证幸福， 幸福就常常离我们而去， 正如同

我们如果紧抱住和平， 战争不久就会走来一

样。 人类的文明， 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进步。
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想保证人生， 于是在儒家

的手里人生就愈弄愈糟。 愈想保证的， 最后便

必须放弃； 因为那放弃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是

创作必具的条件。 伟大的文艺时代， 常产生在

我们失去保证的时候。 东周失去了西周从容的

凭藉， 于是有了大量 《国风》 的歌唱与楚辞；
建安以来失去了汉代平静的生活， 于是有了从

五七言诗到宋词这一段时期。 这历史的事实，
将显示给我们人类文明的又一阶段， 那也便是

社会要向文艺学习的时候。
…… （按， 引者省）
这部书的前三编， 民国卅年曾由厦大出版组

以油印本装订成书， 当时是用来发给班上的学

生， 并分赠与友人的。 去年厦大复员后， 计划出

版大学丛书， 并愿先印这一部文学史， 因把第四

编一并写出。 书成， 又承朱佩弦先生厚意写序，
尤其使我十二分的感谢。 此外， 汪伯明校长与厦

大出版委员会诸位先生对于这部书的好意， 以及

王云波先生在事务方面许多的帮助， 使得这部书

于印刷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形下， 终能与世人见

面， 都在此敬表谢忱［１３］。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中， 最后两段文

字分别是 《自序》 的倒数第四段和倒数第二段，
即从 “所谓伟大的文艺正须伟大的时代……我

则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文艺的社会” 一段， 到

“我写这部文学史……却可以给我们以更多的警

觉” 一段， 这两段之间没有任何内容， 到 《自
序》 时， 添加了上述 “文艺是领导人生的……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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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便是社会要向文艺学习的时候” 一段， 又

在文末添加了上述 “这部书的前三编……都在

此敬表谢忱” 一段。
最后， 还需要提及的是林庚在厦门时期继

续他的 “谈诗稿” 写作。 “谈诗稿” 是林庚执

教厦大期间 （长汀） 基于新诗教学而引发的产

物［１４］ 。 林庚北上后， 于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至次年 ２
月间在北京 《新生报》 副刊 《语言与文学》 中

陆续发表了 《谈 “千年水未清， 一代人先改”》
《谈 “高台多悲风”》 《谈 “黄河远上白云间”》
等文，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其 《唐诗综论》 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 其中 “谈诗稿” 一编中也收有早

期的旧文， 如 《青青河畔草》 《步出东门行》
《短歌行》 等。 就笔者所见， 这些文章中如

《谈 “黄河远上白云间”》① 《青青河畔草》② 二

文， 最初并非刊于 《新生报》 或收录于 《唐诗

综论》， 而是刊于厦门地方报纸， 极有可能是

林庚随厦大复员后于厦门所作。 当然， 其他类

似的文章， 如 《谈 “千年水未清， 一代人先

改”》 一文， 目前所见最先发表于林庚刚回到

北京不久的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作于厦门的可能性也

很大。

四、 结　 语

通过对上述林庚在厦门期间的史料及作品的

辑考， 总体可见在此期间的经历， 不论是对林庚

的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而言， 都具有较特别的

意义。 由于此前长期避居山城长汀， 与外界较为

隔绝， 使得林庚的作品能够发表且实现与文坛沟

通的机会非常有限， 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压抑了

其文学创作， 而随厦大复员返回鹭岛之后， 厦门

相对稳定的条件为其创作及发表提供了较好的环

境， 加之战争带来的创伤记忆与即将到来的巨大

的时代变革， 使得林庚这一时期如 《自由的号

手》 等诗作， 开始介入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表

达， 在诗风上也从此前的幽婉走向刚健， 这些对

于此后林庚进入共和国时期的创作语境， 具有一

定的过渡作用。 而作为文学史家的林庚， 其最为

重要的著作 《中国文学史》 写成并出版于厦门，
特别是新见 《中国文学史·自序》 的初刊本

——— 《关于写 〈中国文学史〉》， 与初版本 《自
序》 是两个不同时空与语境的产物， 涉及林庚

与朱自清、 王瑶在文学史研究中关于 “诗” 与

“史” 的对话。 林庚北上后继续坚持着诗化文学

史的研究路径， 以及在厦门进一步对 “谈诗稿”
写作的展开， 这些在其学术生涯中无不具有承前

启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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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Ｐｏｅｔｒｙ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ｒｓｔ － ｈ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ｎ Ｇｅｎｇ’ 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ｎ Ｇｅ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ｔａｙ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ｓｔ ｗｏｒｋｓ

（责任编辑　 张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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